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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耳草属的资源分类及育种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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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ꎻ ３. 上海市资源植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ꎬ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２ꎻ ４. 湖南省

中亚热带优质花木繁育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ꎬ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

摘　 要: 虎耳草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Ｔｏｕｒｎ. ｅｘ Ｌ.)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ꎬ全球有 ４４０ ~ ５００ 个种ꎬ其分类一直受到植

物学家的关注ꎮ 该属具有重要的观赏和药用价值ꎬ欧洲多国非常重视其观赏资源的开发利用ꎮ 虎耳草属的

品种培育距今已有 １５０ 多年的历史ꎬ到 ２０２２ 年国际虎耳草协会(Ｔｈｅ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网站收录了 １ ６９２ 个

品种ꎬ但只有 １ 个品种来自中国ꎮ 可见ꎬ我国虽然是虎耳草属的多样性中心之一ꎬ但对其观赏资源的开发利

用远远落后于欧美甚至日本ꎮ 该文从虎耳草属的种质资源、分类概况、育种进展等方面进行综述ꎬ并简要介

绍该属资源的利用现状ꎬ为今后我国虎耳草属的分类、育种及应用提供借鉴ꎮ 结果表明:(１)虎耳草种质资

源丰富ꎬ但属下系统演化关系仍存在诸多问题ꎬ有待整合形态和系统发育学手段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ꎮ
(２)该属品种主要通过杂交育种和变异筛选的方式育成ꎬ英国、捷克共和国、德国、荷兰为培育品种最多的

国家ꎮ (３)我国对该属的品种选育工作起步晚ꎬ育成品种少且育种方式单一ꎮ
关键词: 虎耳草属ꎬ 栽培品种ꎬ 种质资源ꎬ 育种ꎬ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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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ｓ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ｉｓ ｒｉｃｈ ｉ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ꎬ ｂｕｔ ｍａｎ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ｕ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ｔａ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Ｋꎬ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３)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ｖｅｒｙ ｌ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ｆｅｗ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ꎬ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ꎬ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虎耳草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Ｔｏｕｒｎ. ｅｘ Ｌ.)是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中最大的属ꎬ也是分类最为复杂困

难的属之一(潘锦堂ꎬ１９９２ꎻ张梦华ꎬ２０１８)ꎮ 该属

主要由耐寒性的多年生草本组成ꎬ稀一年或二年

生草本ꎬ花瓣 ５ꎬ通常为辐射对称ꎬ稀两侧对称ꎬ雄
蕊 １０ꎬ花丝棒状或钻形(潘锦堂ꎬ１９９２)ꎮ 虎耳草

属的很多种类为药材ꎬ在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方

面ꎬ国内外对部分种类开展过比较深入的研究ꎮ
其中ꎬ已知的药理活性包括抗菌抗病毒疗效、抗炎

抗氧化功能以及抗突变、抗肿瘤、抗雌雄激素的作

用ꎬ甚至有护肝、诱导成纤维细胞凋亡、降血糖、镇
咳作用等(左国营等ꎬ２００７ꎻ于淑玲ꎬ２００９ꎻ李玉兰ꎬ
２０１１)ꎮ 挪威虎耳草( 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的叶子还

被用作茶ꎬ其叶和花可食用ꎬ因其富含维生素 Ｃ 而

作为因纽特人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Ｎｙｖｏｌｌꎬ
２０１９)ꎮ 此外ꎬ虎耳草属的高山类群具有其他大部

分高山植物所不具有的优良特性ꎮ 例如ꎬ该属很

多种类寿命长、可全年观叶、多花、花色多样(白、
黄、浅黄、橙、红、淡紫、紫和粉色)、抗虫性好以及

栽培条件下往往能保持野生状态下的植物形态ꎬ
而许多其他高山植物在花园里的表现通常不如在

野外(Ｓｅｌｌａｒｓꎬ ２０１９ꎻＭａｌｃｏｌｍꎬ ２００８)ꎮ 鉴于虎耳草

属的优良观赏特性ꎬ在全球育种者的长期努力下ꎬ
培育出大量品种并在园林中应用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ꎬ
负责虎耳草属栽培品种国际登录的权威机构 Ｔｈｅ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国际虎耳草协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ｏｒｇ / )已收录了 １ ６９２ 个虎耳草属的

品种名称ꎮ 在国外ꎬ部分观赏价值高的虎耳草属

种类和品种已被广泛应用于花境布置、岩石园点

缀、盆栽观赏等ꎬ而国内对虎耳草属观赏价值的开

发利用程度还远远不够ꎬ目前仅局限于虎耳草

(Ｓ.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 Ｃｕｒｔ.)一种ꎮ 研究方面主要关注虎

耳草属的药用价值ꎬ忽视了其观赏价值( Ｔａｋｅｄ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Ｋａｗａｈａ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近年来ꎬ虎耳

草因其漂亮的株形、叶形、叶色和极强的栽培适应

性等优点ꎬ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盆栽观赏、盆
景点缀、岩石园和地被植物等进行应用(孔令亚

等ꎬ２０１４ꎻ刘嘉等ꎬ２０１６)ꎬ但该属其他种类的观赏

价值开发利用方面还是空白ꎬ至今还没有培育出

一个杂交品种ꎬ与国外相比差距甚大ꎮ 为了让科

技工作者和大众尽快了解这种差距ꎬ促使我国园

艺界对虎耳草属资源调查分类和其观赏价值开发

利用的重视ꎬ本文对虎耳草属的全球资源及分类

状况、虎耳草属的育种历史、进展和方法等进行分

析总结ꎬ并对我国虎耳草属育种和观赏价值的开

发利用提出一些有益思考和建议ꎮ

１　 虎耳草属资源及分类

虎耳草属全球有 ４４０ ~ ５００ 个种ꎬ约占虎耳草

科的三分之二( Ｔｋａ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虎耳草属以

适应寒冷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ꎬ广泛分布于北

半球ꎮ 该属起源于北美的落基山ꎬ向南扩散到南

美洲的安第斯山和火地岛ꎬ在北部经白令海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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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到欧亚大陆ꎮ 在这些地区ꎬ其高度的生物多样

性可与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薹草属(Ｃａｒｅｘ Ｌ.)、毛
茛属(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Ｌ.)和早熟禾属(Ｐｏａ Ｌ.)等相媲

美(Ｅｂｅｒｓ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虎耳草属生于林缘、
草原、冻土地带、岩坡石隙ꎬ其多样性中心包括中

国—喜马拉雅山脉、高加索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以

及北极的山区( Ｅｌｖ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虎耳草属在

生长习性、形态、营养特性、生殖特性以及花粉粒

和种子的微观形态上都表现出显著多样性ꎬ因此

该属在研究高山植物系统演化、物种进化等领域

常作为模式类群(Ｅｂｅｒｓ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在繁殖

方式方面ꎬ虎耳草属除了主要通过种子繁殖外ꎬ有
些种类还可通过匍匐茎、球茎、珠芽等方式繁殖ꎮ
该属的授粉方式通常为昆虫传粉ꎬ少数自交授粉

(Ｚｈｍｙｌｅｖꎬ ２００１)ꎮ 我国虎耳草属南北均产ꎬ主要

分布于西南、青海和甘肃等省的高山地区ꎻ其中云

南分布最多ꎬ约 １００ 种ꎬ多生长在海拔３ ０００ ｍ 以

上的高山岩石上及石缝间 (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ꎮ

虎耳草属组间、组内ꎬ或种下分类ꎬ均有植物

学者关注研究ꎬ使用的分类方式包括传统形态分

类、分子系统学(核糖体 ＩＴＳ 片段、叶绿体片段、叶
绿体基因组、ｄｄＲＡＤ￣ｓｅｑ 等)及数量分类学(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Ｆｕｊｉ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 方 式 等ꎮ 林 奈

(１７５３)正式建立了虎耳草属ꎬ当时该属仅含 ３１ 种

但无属下分类ꎮ Ｈａｗｏｒｔｈ (１８０３)首次对该属进行

了 属 下 等 级 分 类ꎬ 将 其 划 分 为 ６ 个 组 [ Ｓｅｃｔ.
Ｎｕｄｉｃａｕｌｅｓ Ｈａｗ.、 石 荷 叶 组 ( Ｓｅｃｔ.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ｅｓ
Ｈａｗ.)、舌形组 ( Ｓｅｃｔ. Ｌｉｇｕｌａｔａｅ Ｈａｗ.)、山羊臭组

( Ｓｅｃｔ. Ｃｉｌｉａｔａｅ Ｈａｗ.)、 Ｓｅｃｔ. Ｌｏｂａｔａｅ Ｈａｗ.、 Ｓｅｃｔ.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ｅ Ｈａｗ.]ꎮ 虎耳草属最早的分类系统由

Ｅｎｇｌｅｒ 和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 (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 ) 建 立ꎬ 后 来 由

Ｇｏｒｎａｌｌ(１９８７)修订ꎬ包括 １５ 个组、１９ 个亚组和 ３４
个系ꎬ当前被国际虎耳草协会使用ꎮ 近年来ꎬ虎耳

草属分子系统的研究获得迅速发展ꎬ相关研究表

明该 属 独 立 为 一 个 单 系ꎬ 并 与 莛 虎 耳 草 属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ｅｓ Ｈａｗ.) 互 为 姊 妹 支 系 ( 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Ｔｋａ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Ｔｋａｃｈ
等(２０１５)利用 ２５４ 种虎耳草属植物在分子系统发

育分析中确定了虎耳草属的主要分支ꎬ并与以往

的 ３ 个分类处理进行了比较ꎬ确认了该属至少有

１３ 个组和 ９ 个亚组ꎮ 对虎耳草属的组间关系研究

表明ꎬ虎耳草组( Ｓｅｃｔ.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与山羊臭组互为

姊妹单系(Ｖａｒｇａｓꎬ ２０００ꎻ Ｇ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舌形

组与 糙 叶 组 [ Ｓｅｃｔ. Ｔｒ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 Ｇａｕｄｉｎ) Ｗ.
Ｄ. Ｊ. Ｋｏｃｈ] 是多系类群 ( Ｄｅｃｈａｉ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Ｄｅｃｈａｉｎｅꎬ ２０１４ )ꎮ Ｃｏｎｔｉ 等 ( １９９９ ) 根 据 ＩＴＳ 和

ｍａｔＫ 基因对分布在欧洲的舌形组进行了分析ꎬ结
果显示ꎬ舌形组是一个多系类群ꎬ该组的一些类群

与垫状组(Ｓｅｃｔ. 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ｏｎ Ｔａｕｓｃｈ)聚成一支ꎻ张得

均等(２００８)根据分子系统地理研究成果表明山羊

臭组分支内所涉及的 ５ 个亚组分为两大支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２０) 利用 ＩＴＳ、 ｔｒｎＬ￣Ｆ、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和 ｍａｔＫ 重

组了石荷叶组的系统发育关系ꎬ结果支持东亚的

石荷叶组与北美的 Ｓｅｃｔ. Ｈｅｔｅｒｉｓｉａ Ｒａｆ.各为一支ꎮ
此外ꎬ近年来与该属近缘种间 ( Ｇ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
Ｍａｇｏ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Ｍａｇｏ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或种内

(Ａｂｂｏｔｔ ＆ Ｃｏｍｅｓꎬ ２００３ꎻ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Ｗｉｎｋ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Ｍａｇｏ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遗传分化

相关的研究也有报道ꎬ其中涉及最多的物种包括

广泛分布于欧洲(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北部)、亚
洲(喜马拉雅山)和北美(南至科罗拉多)的挪威

虎耳草ꎬ该种有 ８ ~ ９ 个亚种(Ｍａｌｃｏｌｍꎬ ２００８)ꎬ以
及广泛 分 布 于 日 本 的 齿 瓣 虎 耳 草 ( 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ｏｏｋ. ｆ.)等ꎮ

在我国ꎬ虎耳草一名始载于南宋医药学家王

介著的«履巉岩本草» (张慧等ꎬ２０２１)ꎮ １９９２ 年潘

景堂确定我国有虎耳草属植物 ２０３ 种ꎬ并将其分

为 ８ 个组:双喙组 [ Ｓｅｃｔ. Ｂｉｒｏｓｔｒｅｓ ( Ｇｏｒｎａｌｌ) Ｃ.
Ｙ. Ｗｕ ＆ Ｊ. Ｔ. Ｐａｎ ]、 斑 点 组 [ Ｓｅｃｔ. Ｐｕｎｃｔａｔａｅ
(Ｅｎｇｌ.) Ｊ. Ｔ. Ｐａｎ ]、 石 荷 叶 组、 球 茎 组 ( Ｓｅｃｔ.
Ｍｅｓｏｇｙｎｅ Ｓｔｅｒｎｂ.)、 小 花 组 [ Ｓｅｃｔ.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ｅｓ
(Ｈａｗ.) Ｄ. Ｄｏｎ]、山羊臭组、舌形组和点地梅形组

(Ｓｅｃｔ. Ａｒｅｔｉａｒｉａ Ｓｔｅｒｎｂ.) (潘锦堂ꎬ１９９２)ꎮ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Ｃ)记载国产该属植物 ２１６ 种ꎬ重新分为

７ 组:小花组、石荷叶组、糙叶组、山羊臭组、球茎

组、垫状组、虎耳草组(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ꎬ同以往相

比变化较大ꎮ 在物种方面ꎬ国产虎耳草属已有 ２４５
种发表 (图 １: Ａ)ꎬ其中 ＦＯＣ 中收录了 ２１６ 种ꎬ
２００１—２０２２ 年发表了 ２９ 种(图 １:Ｂ)ꎮ 挪威虎耳

草在 １７５３ 年被命名ꎬ是国产虎耳草属最早发表的

种类ꎬ 这 与 林 奈 命 名 虎 耳 草 属 的 时 间 相 同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ꎬ １７５３)ꎮ 此后ꎬ１７６０—１８２０ 年仅有 １ 个

虎耳草属种类被命名ꎻ１９１０—１９２０ 年是命名发表

的高峰期ꎬ共有 ４６ 种被发表ꎬ与虎耳草属最早的

分类系统建立时间相对应(Ｅｎｇｌｅｒ ＆ Ｉｒｍｓｃｈｅｒꎬ １９５８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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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１)及其后发表文献、国际植物名称索引(ＩＰＮＩ)和世界植物(ＰＯＷＯ)在线ꎻ ２０２０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１)ꎬ ｌａ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ｓ Ｉｎｄｅｘ ( ＩＰＮＩ)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ＯＷＯ)ꎻ ２０２０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图 １　 虎耳草属国产种类发表历史及 ２１ 世纪该属全球物种增加状况
Ｆｉｇ. １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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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ｌｅｒꎬ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 )ꎻ 第 二 个 发 表 高 峰 期 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ꎬ共有 ２４ 种被描述发表ꎮ
在全球范围来看ꎬ 根据国际植物名称索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ＩＰＮＩ)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ｎｉ.ｏｒｇ / )和世界植物在线(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ｎｌｉｎｅꎬ ＰＯＷＯ)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ｗ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ｅｗ. ｏｒｇ / )的

数据查询结果(图 １:Ｂꎬ表 １)ꎬ２００１—２０２２ 年共有

４０ 个种类发表ꎬ其中最多的一年(２００１ 年)发表 １５
种ꎬ均来自中国ꎬ有 ７ 年 ( ２００２ꎬ２００４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全球没有种类发表ꎮ 在最近这 ２２ 年期

间ꎬ我国发表 ２９ 种ꎬ其中 ２００１ 年发表数量较集中ꎬ
此后每年发表的种类很少ꎮ

２　 虎耳草属育种进展

２.１ 育种历史、品种数量及其特点

虎耳草属的育种历史已有 １５０ 多年ꎮ 通过对

国际虎耳草协会的品种数据库进行检索和统计分

析发现ꎬ共检索到 １８７０—２０２０ 年有培育时间记载

的虎耳草属品种 １ ４５５ 个ꎬ其中ꎬ奥地利的 Ｋｅｒｎｅｒ
和 Ａｎｔｏｎ 于 １８７０ 年培育的‘Ｇｕｔｈｒｉｅａｎａ’是最早有

明确育种者姓名及品种培育年份记载的品种ꎮ 按

照每 １０ 年培育出的品种数量统计发现波动较大ꎬ
如 １８７０—１８８０ 年培育的虎耳草属品种最少ꎬ仅 ４
个ꎻ随后品种培育总数逐渐增加ꎬ到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０—１９５０ 年又分别减少到 ７ 和 １３ 个ꎻ而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培育的品种最多ꎬ达 ３７７ 个(图 ２)ꎮ
自 １８９０ 年以来培育的虎耳草属品种数量占比

６６.１９％ꎬ相比 １８９０ 年以前ꎬ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ꎬ
说明了近 ４０ 年以来该属品种培育的快速兴起ꎮ

根据不同虎耳草属品种的来源对其进行划分ꎬ
可分为 ３ 类ꎬ即来源于直接选育(９２０ 个)、杂交(４５４
个)和品种群(２９６ 个)ꎬ各占比 ５４.６６％、２７.７５％和

１７.５９％ꎮ １８８０—１９８０ 年育出的虎耳草属品种主要

来源于杂交选育ꎻ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育出的虎耳草属品

种主要来源于原种的直接选育(４３４ 个)和杂交育种

(１９０ 个)ꎬ各占比 ５９.３７％和２５.９９％ꎻ２０００ 年之后以

选择育种方式为主(图 ２)ꎮ
按照品种所培育的国家分析ꎬ据不完全统计

共有来自 １６ 个国家培育了 １ ４８７ 个虎耳草属品

种ꎮ 其中ꎬ英国、捷克共和国、德国、荷兰和美国培

育的品种数分别为 ６０９、３９０、１９７、１２０ 和 ７８ 个ꎬ合
计占总数的 ９３.７５％ꎻ其他国家培育的品种少ꎬ如

意大利、日本、瑞士和爱尔兰分别培育了 ２７、２７、
１９、６ 个品种ꎻ加拿大、奥地利和法国仅分别培育了

５、３、２ 个品种ꎬ中国、挪威、瑞典和比利时均只分别

培育了 １ 个品种(图 ３)ꎮ
根据不同年份和国家对虎耳草属品种进行检

索ꎬ收录品种中均有年份和国家记载的虎耳草属

品种共计１ ３８０个ꎮ 从育种历史上看ꎬ育种历史最

为悠久的国家有英国、瑞士和奥地利ꎬ在 １８７０—
１８８０ 年就有虎耳草属的品种选育ꎻ其次ꎬ德国的虎

耳草属品种记录首次出现在 １８９０—１９００ 年ꎻ随
后ꎬ爱尔兰和法国在 １９１０—１９２０ 年有虎耳草属品

种育出ꎮ 从不同国家所培育的虎耳草属品种数量

比较ꎬ英国排名第一ꎬ共培育了 ５５６ 个(４０.２９％)ꎻ
虽然捷克共和国在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才出现虎耳草

属品种记载ꎬ时间均晚于上述欧洲 ６ 国ꎬ但其培育

的品种总量仅次于英国ꎬ为 ３８３ 个( ２７. ７５％)ꎻ排
在第三位的为德国ꎬ共计 １６８ 个( １２. １７％)ꎻ而瑞

士和奥地利虽然在虎耳草属的育种方面起步早ꎬ
但育出的品种总数分别仅有 １４ 和 ２ 个ꎮ 英国和德

国分别自 １８７０ 年和 １８９０ 年以来均有虎耳草属品

种培育出ꎻ荷兰和美国培育虎耳草属品种起步较

晚ꎬ分别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６０ 年才有品种出现ꎬ但品

种总 数 分 别 居 第 ４、第 ５ 位ꎮ 特 别 是 荷 兰ꎬ 仅

１９００—２０２０ 年 ３０ 年间的品种数就达到全球第 ４
位ꎬ可见该国的育种发展速度之快ꎮ 反观我国ꎬ虎
耳草属品种的首次登录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 Ｔｉａｎꎬ
２０１４)ꎬ并且为该属首个有正式名称的品种ꎮ 因

此ꎬ从育种历史和培育的品种数量上看ꎬ我国与发

达国家相差甚远ꎮ
２.２ 虎耳草属的育种方式

２.２.１ 直接选育 　 直接选育是培育虎耳草属新品

种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ꎮ 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通过直接选育的方式将野生变种、变型或变异个

体培育成符合观赏目标的园艺品种成为虎耳草属

的主要育种方法ꎮ 通过此方式培育的品种有 ９１２
个ꎬ占 总 品 种 数 的 ５３. ９０％ꎬ 分 别 来 源 于 Ｓｅｃｔ.
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ｏｎ Ｔａｕｓｃｈ(５９１ 个)、舌形组(１８９ 个)、石荷

叶 组 ( １０６ 个 )、 虎 耳 草 组 ( ２４ 个 ) 和 Ｓｅｃｔ.
Ｇｙｍｎｏｐｅｒａ Ｄ. Ｄｏｎ(２ 个)５ 个组ꎮ 国际虎耳草协会

对部分直接选育的品种来源的记录并没有都具体

到种ꎬ甚至部分只记录到组、亚组或系ꎬ推测其可

能是由于原始育种记录信息不全的缘故ꎬ尤其是

早期培育的品种ꎮ

７９１１ 期 唐世梅等: 虎耳草属的资源分类及育种进展



表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２ 年中国虎耳草属发表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序号
Ｎｏ.

中文名 (文献)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ｉｍｅ

１ 奔子 栏 虎 耳 草 (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ｂｅｎｚｉｌ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２ 碧江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ｂｉ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３ 菖蒲 桶 虎 耳 草 (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ｃｈａｍｐｕ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４ 大海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ｄａ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５ 东川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ｄ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６ 东旺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ｄｏｎｇ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７ 拟繁 缕 虎 耳 草 (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ｈａｂａｅｎｓｉｓ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８ 横断 山 虎 耳 草 (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９ 景东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０ 泸水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ｌｕ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１ 大心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ｍｅｇａｃｏｒｄｉａ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２ 小叶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ｍｉｎｕｔｉｆｏｌｉｏｓａ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３ 细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ｐｓｅｕｄｏｐａｒｖｕｌａ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４ 山箐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ｖａｌｌｅｃｕｌｏｓａ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５ 多痂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ｖｅｒｓｉｃａｌｌｏｓａ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６ 斑玛虎耳草(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Ｓ. ｂａｎｍａｅｎｓｉｓ Ｊ. Ｔ. Ｐａｎ ２００６

１７ 丁青虎耳草(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Ｓ. ｄｉｎｇ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Ｊ. Ｔ. Ｐａｎ ２００６

１８ 大理虎耳草(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６) Ｓ. ｄａｌｉｅｎｓｉｓ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６

１９ 小中甸虎耳草(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Ｓ. ｘ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ｄ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Ｊ. Ｔ. Ｐａｎ ２００７

２０ 泸定虎耳草(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Ｓ. ｌｕｄ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Ｊ. Ｔ. Ｐａｎ ２００７

２１ 大桥虎耳草(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Ｓ.ｄａｑｉａｏｅｎｓｉｓ Ｆ. Ｇ. Ｗａｎｇ ＆ Ｆ. Ｗ. Ｘ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２２ 克纲虎耳草(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Ｓ. ｋｅｇａｎｇｉｉ Ｄ. Ｇ. Ｚｈａｎｇꎬ Ｙ. Ｍｅｎｇ ＆ Ｍ. Ｈ.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２３ 罗霄虎耳草(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Ｓ. ｌｕｏｘｉａｏｅｎｓｉｓ Ｗ. Ｂ. Ｌｉａｏꎬ Ｌ. Ｗａｎｇ ＆ Ｘ. Ｊ.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

２４ 绿瓣虎耳草(Ｇ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Ｓ. ｖｉｒｉｄｉｐｅｔａｌａ Ｚ. Ｘ. Ｚｈａｎｇ ＆ Ｇｏｒｎａｌｌ ２０１８

２５ 大明山虎耳草(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Ｓ. ｄａｍ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Ｂ. Ｌｉａｏꎬ Ｗ. Ｙ. Ｚｈａｏ ＆ Ｊ. Ｈ. Ｊｉｎ ２０１９

２６ 神农虎耳草(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Ｓ.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ｉｉ Ｌ. Ｗａｎｇꎬ Ｗ. Ｂ. Ｌｉａｏ ＆ Ｊ. Ｊ.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９

２７ 绿花虎耳草(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Ｓ. ｖｉｒ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Ｘ. Ｊ. Ｚｈａｎｇꎬ Ｔ. Ｄｅｎｇꎬ Ｊ. Ｔ. Ｃｈｅｎ ＆ Ｈ. Ｓｕｎ ２０２１

２８ 文县虎耳草(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Ｓ. ｓｕｎｈａｎｇｉａｎａ Ｔ. Ｄｅｎｇꎬ Ｘ. Ｊ. Ｚｈａｎｇ ＆ Ｊ. Ｔ. Ｃｈｅｎ ２０２２

２９ 阳朔虎耳草(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Ｓ. ｙａｎｇｓｈｕｏｅｎｓｉｓ Ｈａｉ Ｌ. Ｃｈｅｎꎬ Ｗ. Ｂ. Ｘｕ ＆ Ｙａｎ Ｌｉｕ ２０２２

８９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数据来源于国际虎耳草协会(２０２２ 年前)ꎮ 下同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２　 虎耳草属历年培育出的品种数量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图 ３　 世界各国培育的虎耳草属品种数量比较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垫状组大约有 １１０ 个种分布于欧洲、喜马拉雅

山脉和中国西南部ꎬ大多是株高仅几厘米的垫状植

物(Ｂｒｏｃｈｍａｎｎ ＆ Ｈａｐｎｅｓꎬ ２００１)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表 ２ 中的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和 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都 属 于

Ｓｅｒ. Ｋａｂｓｃｈｉａꎬ而 Ｓｅｒ. Ｋａｂｓｃｈｉａ 和 Ｓｅｒ.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 都是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的下级分类单位ꎬ挪威虎耳草

则来自于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ｆｏｌｉａｅꎮ 由此计算出表中

对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直接选育的品种有 ５２７ 个ꎬ
说明育种家热衷于通过对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直接

选育来筛选新品种ꎬ也说明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的

原种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且变异丰富ꎻ挪威虎耳草

也是来自于 Ｓｅｃｔ. 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ｏｎ 的下级分类单元对叶亚

组中值得关注的类群ꎬ由此种筛选出 ２８ 个品种ꎮ
舌形组包括在欧洲和非洲北部的约 １０ 个种

(Ｂｒｏｃｈｍａｎｎ ＆ Ｈａｐｎｅｓꎬ ２００１)ꎬ其中锥花虎耳草

(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和匙叶虎耳草(Ｓ.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的分布

非常广泛ꎬ其他种的分布则呈现破碎化(Ｍａｌｃｏｌｍꎬ
２００８)ꎮ 按照 Ｇｏｒｎａｌｌ( １９８７)的分类ꎬ舌形组中大

多数都有美丽的白花ꎬ但也有一些开红色或粉色

花的优良品种ꎬ例如 ‘ Ｆｏｓｔｅｒ’ ｓ Ｒｅｄ’ ‘ Ｈａｒｅ Ｋｎｏｌｌ
Ｂｅａｕｔｙ’ ‘Ｒｏｓｅａ’ (Ｓｅｌｌａｒｓꎬ ２０１９)ꎮ 通过对该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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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选择育种获得 １０ 个及以上品种的亲本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序号
Ｎｏ.

选择育种的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品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１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２８７

２ Ｓｅｒ. Ｋａｂｓｃｈｉａ １６８

３ Ｓｅｃｔ. Ｌｉｇｕｌａｔａｅ １０１

４ 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８６

５ 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５３

６ Ｓｅｒ.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 ３８

７ 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ｆｏｌｉａ ２８

８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２４

９ Ｓ.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 １２

１０ Ｓ.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 １２

１１ 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１０

　 注: 数据来源于国际虎耳草协会(２０２２ 年前)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２２)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行直接选育所产生的品种共 １６６ 个ꎬ包括从锥花

虎耳草和匙叶虎耳草分别直接选育的 ５３ 和 １２ 个

品种(表 ２)ꎮ 锥花虎耳草为多年生植物ꎬ非常耐

寒、不 易 染 病ꎬ 也 不 需 要 过 多 打 理 ( Ｍａｌｃｏｌｍꎬ
２００８)ꎬ这可能是它能被广泛选育并应用于园林中

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虽然舌形组仅有约 １０ 个种ꎬ但
对该组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同有近 １１０ 个种的垫状

组相比并不逊色ꎮ
石荷叶组有 １０ ~ ２０ 种ꎬ分布于亚洲东部ꎬ直立

且株高(含花序)可达 ４０ ｃｍꎬ有大的带叶柄的基生

叶(Ｇｏｒｎａｌｌꎬ １９９４)ꎮ 据作者不完全统计ꎬ虎耳草属

的品种中通过齿瓣虎耳草选择育种培育出的品种

共计 ８６ 个ꎮ １９９３—２０１５ 年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

(Ｒｏｙａｌ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ＲＨＳ)给 ５１ 个虎耳草

属品种颁发了花园优秀奖(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Ｇａｒｄｅｎ Ｍｅｒｉｔꎬ
ＡＧＭ)ꎬ其中 ７０.５９％的品种来自选择育种ꎬ有 １４
个品种来自齿瓣虎耳草ꎬ其中 １３ 个品种在 ２０１５
年获奖ꎮ 不仅如此ꎬ日本的 ２７ 个品种中有 ２４ 个来

自齿瓣虎耳草ꎬ其原因可能是齿瓣虎耳草的变

种———大 文 字 草 ( 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ａｒ. ｉｎｃｉｓｏｌｏｂａｔａ
Ｅｎｇｌ. ＆ Ｉｒｍｓｃｈ.)的野生资源分布广泛ꎬ在日本的

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均产ꎬ多样性高ꎬ自
然变异大ꎬ叶、花形、色各异ꎬ花大而多ꎬ因此大文

字草品种繁多ꎬ美不胜收(图 ４:Ａ)ꎮ 大文字草的

花瓣不等长ꎬ上侧 ３ 瓣明显短于下侧 ２ 瓣ꎬ从而组

成一个“大”字ꎬ由此得名(刘嘉等ꎬ２０１６)ꎮ 同为

石荷叶组的虎耳草不仅是药材还是一种野菜ꎬ比
如在中国有虎耳草炒鸡蛋ꎻ在日本则拥有更多千

奇百怪的做法ꎬ比如虎耳草叶天妇罗(一种油炸食

物)、凉拌、煮汤等ꎬ人们对它味道的评价是:具有

一股青草香ꎬ颇为奇特ꎮ 日本育种者培育的虎耳

草品 种 ‘七 变 化’ (‘ Ｎａｎａ Ｈｅｎｇｅ’)、 ‘御 所 车’
(‘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 和 ‘ 极 姬 雪 の 下 ’ (‘ Ｇｏｋｕｈｉｍｅ
Ｙｕｋｉｎｏｘｉｔａ’)等很受国内外爱好者的欢迎(图 ４:Ｂꎬ
Ｃꎬ Ｆ)ꎮ ‘七变化’在冬季的新叶为纯白色ꎬ随着生

长叶片转为绿白相间ꎬ老叶会泛起红晕ꎬ甚至有全

株雪白的情况ꎬ变化多端ꎬ十分新奇ꎻ‘御所车’的

叶片有不规则的白色或浅粉色镶边ꎬ叶中部绿色

或绿中带粉ꎬ典雅华美ꎻ‘极姬雪の下’植株矮小ꎬ
叶片小而密集ꎬ最大叶仅如无名指指甲般大小ꎬ娇
小玲珑ꎬ十分可爱ꎬ是做微型盆景的上佳材料(陶

隽超等ꎬ２０１６)ꎮ 除此之外ꎬＴｉａｎ(２０１４)从野外发

现的虎耳草变异株筛选培育而成的新品种‘黑魁’
(‘Ｈｅｉ Ｋｕｉ’)ꎬ叶片莲座状紧凑排列ꎬ不仅植株健

壮、株型优美ꎬ其叶莲座状排列ꎬ叶表面脉间规则分

布大小不等的纺锤形黑眉状斑纹ꎬ观赏性高ꎬ极具

园林应用潜力(图 ４:Ｇ)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园

林植物新品种新技术交流会”被评为最具潜力新品

种(张哲ꎬ２０１６)ꎮ ‘黑魁’虎耳草也是我国首个自主

培育和首个国际登录的虎耳草品种 (田代科ꎬ
２０１５)ꎮ 此外‘雪纹’ (‘Ｘｕｅ Ｗｅｎ’)和‘天目恩赐’
(‘Ｔｉａｎｍｕ Ｅｎｃｉ’)为上海辰山植物园 ２０２０ 年申报完

成国际登录的品种(图 ４:Ｄꎬ Ｅ)ꎬ前者叶片表面沿着

叶脉具有宽窄不等的白色条纹ꎬ该品种尽管在我国

园林应用的历史悠久ꎬ但在完成国际登录前一直没

有具体的品种名ꎬ同更为常见的纯绿色叶片个体一

起在民间统称为虎耳草ꎻ后者为新选育出的新品

种ꎬ叶片表面脉区白纹狭窄ꎬ脉间为深绿和黑条斑

(但对光照较敏感)ꎬ密被粉红色长毛ꎬ生长旺盛ꎬ观
赏价值高ꎬ尚未大量推广(田代科ꎬ２０２２)ꎮ

虎耳草组分布最广(欧洲、非洲北部、亚洲、北
美和南美洲)ꎬ该组由 ７０ ~ ８５ 个 种 组 成ꎻ Ｓｅｃｔ.
Ｇｙｍｎｏｐｅｒａ(４ 个种)都分布在欧洲的山区(Ｗｅｂｂ ＆
Ｇｏｒｎａｌｌꎬ １９８９)ꎮ 虎耳草组的物种数虽然远多于舌

形组和石荷叶组ꎬ并且在物种分布范围上占优势ꎬ
但数据显示通过直接选育出的该组品种数却相对

较少ꎮ 实际上ꎬ 全球育种者统一把该组部分观赏

０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Ａ. 大文字草系列品种ꎻ Ｂ. ‘七变化’ꎻ Ｃ. ‘御所车’ꎻ Ｄ. ‘雪纹’ꎻ Ｅ. ‘天目恩赐’ꎻ Ｆ. ‘极姬雪の下’ꎻ Ｇ. ‘黑魁’ꎮ
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ａｒ. ｉｎｃｉｓｏｌｏｂａｔａꎻ Ｂ. ‘ Ｎａｎａ Ｈｅｎｇｅ’ꎻ Ｃ. ‘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ꎻ Ｄ. ‘ Ｘｕｅ Ｗｅｎ’ꎻ Ｅ. ‘ Ｔｉａｎｍｕ Ｅｎｃｉ’ꎻ Ｆ. ‘ Ｇｏｋｕｈｉｍｅ
Ｙｕｋｉｎｏｘｉｔａ’ꎻ Ｇ. ‘Ｈｅｉ Ｋｕｉ’.

图 ４　 部分观赏虎耳草属品种举例
Ｆｉｇ. ４　 Ｓｏｍ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表 ３　 超过 １０ 个杂交品种的杂交群亲本组合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ｒｅｘ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ｓ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ｅｎ

序号
Ｎｏ.

杂交群名
Ｇｒｅｘ ｎａｍｅ

亲本 １
Ｐａｒｅｎｔ １

亲本 ２
Ｐａｒｅｎｔ ２

亲本 ３
Ｐａｒｅｎｔ ３

亲本 ４
Ｐａｒｅｎｔ ４

品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１ Ｓ.× ｍｅｇａｓｅａｅｆｌｏｒａ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Ｓ. ｍｅｄｉａ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６７

２ Ｓ.× ｐｏｌｕａｎｇｌｉｃａ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Ｓ. ｍｅｄｉａ Ｓ. ｐｏｌｕｎｉｎｉａｎａ ３４

３ Ｓ.× ａｎｇｌｉｃａ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Ｓ. ｍｅｄｉａ — ２５

４ Ｓ.× ｂｏｒｉｓｉｉ 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ｉ￣ｃｏｂｕｒｇｉ — — ２４

５ Ｓ.× ｂｏｙｄｉｉ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 — ２１

６ Ｓ.×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ａｅ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Ｓ. ｓａｎｃｔａ — — ２１

７ Ｓ.× ｉｒｖｉｎｇｉｉ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 — １５

８ Ｓ.× ｐｅｔｒａｓｃｈｉｉ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Ｓ. ｔｏｍｂｅａｎｅｎｓｉｓ — — １４

９ Ｓ.× ｓａｌｍｏｎｉｃａ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 — １１

１０ 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 Ｓ. ｃｉｎｅｒｅａ Ｓ. ｄｉｎｎｉｋｉｉ — — １０

１１ Ｓ.× ｈｏｒｎｉｂｒｏｏｋｉｉ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Ｓ. ｓｔｒｉｂｒｎｙｉ — — １０

１２ Ｓ.× ｌｉｓｍｏｒｅｎｓｉｓ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Ｓ. ｍｅｄｉａ Ｓ. ｇｅｏｒｇｅｉ １０

　 注: —表示无ꎮ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

价值较高的种或杂交品种归为了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Ｍｏｓｓｙ
Ｇｒｏｕｐ 栽培群ꎮ

２.２.２ 杂交育种 　 杂交育种也是选育新品种的重

要培育方式之一ꎮ 在已登录的虎耳草属所有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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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超过 １０ 个杂交品种的相关原生种亲本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ｅ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序号
Ｎｏ.

原生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杂交品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中国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发表年份
Ｙｅ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２００ 无 Ｎｏ １７５３

２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１９４ 无 Ｎｏ １８０１

３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１８８ 无 Ｎｏ １９０４

４ Ｓ. ｍｅｄｉａ １５１ 无 Ｎｏ １７７３

５ 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８５ 无 Ｎｏ １８２２

６ 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ｉ￣ｃｏｂｕｒｇｉ ６５ 无 Ｎｏ １９０１

７ Ｓ. ｐｏｌｕｎｉｎｉａｎａ ５１ 无 Ｎｏ １９５８

８ Ｓ. ｓａｎｃｔａ ４１ 无 Ｎｏ １８４３

９ Ｓ. ｓｔｒｉｂｒｎｙｉ ３８ 无 Ｎｏ １９０２

１０ Ｓ. ｔｏｍｂｅ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９ 无 Ｎｏ １８６９

１１ Ｓ.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ｖｕｍ ２４ 无 Ｎｏ １９０６

１２ Ｓ. ｃｉｎｅｒｅａ ２２ 无 Ｎｏ １９５８

１３ Ｓ. ｄｉｎｎｉｋｉｉ １３ 无 Ｎｏ １８９２

１４ 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１１ 有 Ｙｅｓ １８４３

品种中ꎬ垫状组的组内种间或品种间杂交产生的

杂交 品 种 共 计 ４５６ 个 ( ９８. ０６％)ꎬ并 且 均 来 自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的 ３ 个 亚 系 间 或 亚 系 内

( Ｋａｂｓｃｈｉａ、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 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ｉｄｉｕｍ ) 杂 交ꎬ 与

Ｍａｌｃｏｌｍ(２００８)的专著记载相同ꎻ舌形组的组内种

间或品种间的杂交品种共计仅 ９ 个(１.９４％)ꎬ来自

５ 个杂交组合ꎬ但未见组间杂交品种的记载ꎮ 垫状

组共登录有 ９２ 个杂交组合ꎬ使用最多的是杂交组

合是 Ｓ. × ｍｅｇａｓｅａｅｆｌｏｒａ(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Ｓ. ｍｅｄｉａ)ꎬ共培育出 ６７ 个品种ꎻ其次是

Ｓ. × ｐｏｌｕａｎｇｌｉｃａ(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Ｓ. ｍｅｄｉａ、
Ｓ. ｐｏｌｕｎｉｎｉａｎａ)共培育出 ３４ 个品种ꎻ居第 ３ 位的杂

交组合为 Ｓ. × ａｎｇｌｉｃａ ( Ｓ. ａ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ａ、
Ｓ. ｍｅｄｉａ)ꎬ共育出 ２５ 个品种(表 ３)ꎮ 来自捷克共

和国的 Ｒａｄｖａｎ Ｈｏｒｎ 'ｙ 和 Ｋａｒｅｌ Ｍｉｒｋｏ Ｗｅｂｒ 发表的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ｓ 曾详细地介绍了该亚组 ３ 个

亚系的种及杂交品种(Ｍａｌｃｏｌｍꎬ ２００８)ꎮ
虎耳草属的原生种作为亲本参与杂交培育的

品种数如表 ４ 所示ꎬ其中涉及 Ｓ. ｂｕｒｓｅｒｉａｎａ(１７５３ 年

发表)的品种最多ꎮ １４ 个参与杂交的原生种中除了

近优越虎耳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外ꎬ其余 １３ 个原生种

在我国均不产ꎬ说明国外主要利用当地的种质资源

进行新品种培育ꎬ我国的虎耳草属种质资源很少被

欧美用于育种ꎮ 研究表明ꎬ垫状组的自然杂交种分

布于欧洲和高加索地区ꎬ喜马拉雅地区也可能广泛

存在该组的自然杂交种(Ｍａｌｃｏｌｍꎬ ２００８)ꎮ
英国育种家 Ｇｏｒｎａｌｌ( １９９４)在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一文中详细介绍

了虎耳草属人工杂交育种方法的步骤ꎮ 用酒精给

镊子消毒ꎬ并在母本的花药成熟前去雄ꎬ使用空茶

袋、薄纱袋甚至纸袋来套袋以避免去雄的花朵被

污染ꎻ当母本的柱头变得潮湿或膨胀时ꎬ用镊子或

清洗干净的毛笔取父本的成熟花粉在母本柱头表

面轻轻摩擦ꎬ每次授粉前都须给镊子消毒ꎻ授粉后

将母本重新套袋ꎬ挂上标签并在笔记本上记录日

期ꎬ以及父本母本的信息等ꎮ 虎耳草属植物的花

粉产生后ꎬ会在几天或几周后失活ꎬ如果花粉被弄

湿ꎬ花粉活力只能保持几个小时ꎮ 一般来说双核

花粉的花粉活力比三核花粉持续时间更长ꎮ 虎耳

草属中除山羊臭组为三核花粉外ꎬ其他均为双核

花粉ꎮ 因此ꎬ除山羊臭组外ꎬ其他虎耳草属物种的

花粉均适合低温条件下保存以后使用ꎮ 可在花药

裂开前收集花药保存在干燥的小瓶中放入冰箱ꎬ
这样花粉活力可保持一个月ꎬ冷冻起来甚至可以

保持一年ꎬ但不同种间会存在差异ꎮ 此外ꎬ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ｏｒｎａｌｌ 还介绍了虎耳草属人工杂交的实验设计及

衡量杂交是否成功的标准等ꎮ
２.３ 虎耳草属品种群

«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 (第九版)规定:品
种群是基于一定相似性的品种、植物个体或植物

集合体的正式等级ꎬ品种群的品种可能来自直接

选育ꎬ也可能来自杂交(向其柏和臧德奎ꎬ２０１６)ꎮ
国际虎耳草协会数据库中共有来自 ６８ 个品种群

的 ２９６ 个品种ꎬ占总品种数的 １７.４９％ꎮ 品种数排

在前三位的品种群分别为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Ｍｏｓｓｙ Ｇｒｏｕｐ、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Ｂｌｕｅｓ Ｇｒｏｕｐ 和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ꎬ分别有 １３８(４６.６２％)、２４(８.１１％)和 ２２ 个

品种(７.４３％)ꎬ其他品种群的品种总数均小于等

于 ６ 个ꎮ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Ｍｏｓｓｙ Ｇｒｏｕｐ 由虎耳草组的大部

分原种和杂交种组成ꎬ该栽培群植株低矮ꎬ叶片细

小紧凑ꎬ形似苔藓植物ꎬ因此通常被称为苔藓虎耳

草ꎬ该类品种花色丰富ꎬ有花色纯白的‘Ｆｌｅｅｃｅ’ꎬ白
色花瓣上带明显浅绿脉络的‘ Ｓｃｈｗｅｆｅｌｂｌüｔｅ’等ꎻ花
色深 浅 不 一 的 红 色 系ꎬ 如 浅 粉 色 的 ‘ Ｋｎａｐｔｏｎ
Ｐｉｎｋ’、 粉 红 的 ‘ Ｇｌａｓｓｅｌ ’ ｓ Ｃｒｉｍｓｏｎ ’、 玫 红 的

‘Ｔｒｉｕｍｐｈ’、深红的‘Ｗｅｌｓｈ Ｄｒａｇｏｎ’等ꎮ 这类虎耳

草形态比较接近于生长在高山的部分种类ꎬ多数

２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被应用于岩石园或盆栽ꎬ其花量大ꎬ花色鲜艳ꎬ少
数当成地坛草花ꎮ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Ｂｌｕｅｓ Ｇｒｏｕｐ 的叶莲座

状着生ꎬ叶细小ꎬ紧凑排列在地面形成一个半球

形ꎬ镶嵌着生粉色、橘红或玫红的花朵ꎬ花瓣圆形ꎬ
其中 ‘ Ｓａｔｃｈｍｏ ’ 的 花 瓣 还 有 浅 波 浪 状 缺 刻ꎮ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 来自 Ｓｅｃｔ. Ｇｙｍｎｏｐｅｒａ
(除 Ｓ. ｃｕｎｅｉｆｏｌｉａ 外)ꎬ具长叶柄ꎬ叶片深绿或浅绿ꎬ
圆形或匙形ꎬ具缘齿ꎬ椭圆形的白色花瓣上点缀着

粉红色和黄色的斑点ꎬ雄蕊和花药为粉色ꎮ
２.４ 虎耳草属品种的杰出育种者

欧洲的育种者对虎耳草属的育种贡献最大ꎬ
其中德国的育种者 Ｓü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Ｆｒａｎｚ 共同培育

出 １１５ 个品种ꎬ为育种者之最ꎬ所育品种数占德国

的 ６８.４５％ꎬ 包括本国的首个虎耳草品种ꎮ 这些品

种中ꎬ有 ８８ 个来源于杂交育种ꎬ２６ 个来自选择育

种ꎬ１ 个来自栽培群ꎮ 品种数第二多的育种者为捷

克共和国的 Ｌａｎｇ 和 Ｋａｒｅｌꎬ两位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

共同培育出 １００ 个品种ꎬ最近一次记载为 ２０１７
年ꎬ该年培育出的品种有 ７ 个ꎮ 这些品种中ꎬ通过

栽培群选育的最多ꎬ有 ７１ 个ꎬ来自杂交育种的有

１６ 个ꎬ源于选择育种的有 １３ 个ꎮ 荷兰的 Ｍｏｅｒｌａｎｄ
和 Ｂａｒｔ 是 品 种 数 量 第 三 多 的 育 种 者ꎬ 二 者 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培育出 ９９ 个品种ꎬ占荷兰总数的

８２.５０％ꎮ

３　 问题与展望

３.１ 虎耳草属的分类

作为研究高山植物系统演化、物种进化和多

样性等领域的特征类群(邓家彬ꎬ２０１５)ꎬ近二十年

来ꎬ虎耳草属的分子系统学研究发展迅速ꎬ但该属

的属下系统演化关系仍存在诸多问题(胡晶晶ꎬ
２０２０)ꎬ组的划分存在不确定性ꎬ并不能真实地反

映虎耳草属属下等级的自然发生规律ꎬ有待整合

形态和系统发育学手段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ꎮ
在资源调查和新物种描述方面ꎬ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除了 ２００１ 年发表 １５ 种最多外ꎬ此后每年发表的

种类不超过 ４ 种ꎬ甚至这期间有 ７ 年无新种描述发

表ꎬ说明 ２１ 世纪全球虎耳草属的经典分类学研究

几乎停滞不前ꎮ 云南为我国虎耳草属种类分布最

多的省份ꎬ２００１ 年发表的 １５ 种均分布在该省ꎬ显
然同该省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相关ꎮ ２１ 世纪我

国发表虎耳草属种类 ２９ 个ꎬ其中石荷叶组由原来

７ 种增加到现在的 １５ 种ꎬ新增加的种类发现于广

西、广东、湖南、江西和甘肃ꎬ因此推测该组还可能

有新种待调查ꎮ 此外ꎬ２００１ 年发表的 １５ 种国产虎

耳草属种类均来自从事虎耳草专属植物分类研究

的同一学者ꎬ而此后发表的种为非虎耳草专属的

不同学者参与的工作ꎬ说明国内现已缺少专门针

对这一类群开展研究的分类学者ꎬ我国的虎耳草

属家底尚未清楚ꎬ急需年轻分类学家针对该属开

展系统的资源调查、分类及其修订工作ꎬ而面向全

球开展虎耳草属的资源调查和分类研究可能面临

更长期、更艰巨的挑战ꎮ
３.２ 国际虎耳草属的育种趋势及展望

根据国际虎耳草协会的数据库数据统计ꎬ在
有年份记载的品种数中ꎬ仅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年培育

的虎耳草属品种数占比 ６６.１９％ꎬ并且在将花卉业

作为支柱产业的荷兰自 １９９５ 年培育第 １ 个虎耳草

属品种以来ꎬ陆续培育出大量优良虎耳草属品种ꎬ
说明了近半个世纪虎耳草属育种的兴起ꎮ 但是ꎬ
该属的育种大都局限于欧美国家ꎬ亚洲除日本外

还处于落后阶段ꎬ目前其他洲的育种还是空白ꎮ
现有记载的虎耳草属品种主要通过杂交育种和变

异 筛 选 的 方 式 育 成ꎮ 杂 交 育 种 主 要 利 用

Ｓｕｂｓｅｃｔ. 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的 ３ 个系间或系内杂交ꎬ组间

或属间杂交未见报道ꎬ组间或属间杂交可能成为

未来的重要育种方向ꎮ 当前ꎬ传统的育种方式还

是主流ꎬ但将来一定会选择利用诱变、分子技术等

进行辅助育种ꎬ而这些育种方法需要不断摸索ꎮ
在育种材料选择上ꎬ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带动了

种质资源的快速流通ꎬ为育种家们提供了亲本选

择的便利ꎮ 但是ꎬ在引进国外的优良原种和品种

时ꎬ除了主要考虑其观赏价值以外ꎬ还应充分考虑

到品种对本土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环境适应性ꎮ
３.３ 中国虎耳草属的育种现状及展望

相比国际上的虎耳草属育种历程长和品种数

量多ꎬ虽然中国开展该属的育种工作还很少且才刚

开始不久ꎬ但也说明育种潜力巨大ꎬ因为中国的气

候和资源多样性均很高ꎮ 中国虎耳草属的育种存

在明显不足:(１)育种起步晚ꎬ２０１３ 年才完成该属品

种的首次国际登录ꎬ中国也才有了第一个虎耳草品

种名(‘黑魁’)ꎻ(２)品种数量太少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仅

有 ３ 个品种(其中 １ 个已被英国虎耳草协会数据库

收录)ꎻ(３)育种材料及方式单一ꎬ品种仅通过野外

变异筛选培育而成ꎬ杂交育种还没有起步ꎮ 育种落

３０２１ 期 唐世梅等: 虎耳草属的资源分类及育种进展



后同我国丰富的虎耳草属种质资源形成了极大反

差ꎮ 系统全面地调查掌握我国虎耳草属的种质资

源对该属的新品种选育至关重要(程金水ꎬ２０１０)ꎬ
也是开展活体资源收集和高效育种的前提ꎮ 虎耳

草属的石荷叶组 ( １５ ~ ２０ 个种) 仅在东亚分布

(Ｅｂｅｒｓ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Ｍａｇｏ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其中

不乏观赏价值高的育种材料ꎬ如虎耳草、齿瓣虎耳

草及近几年发表的部分石荷叶组新种ꎬ其中前两种

的种内多样性很高ꎬ直接选育出品种的概率大ꎮ 此

外ꎬ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虎耳草属品种选育的垫

状组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国西南部等地有分布ꎬ可
作为驯化和杂交亲本的优良材料ꎮ 因此ꎬ在引进国

外优良虎耳草属育种材料作为亲本的同时ꎬ也应充

分挖掘本国的丰富资源ꎬ开展选择驯化、杂交、理化

诱变ꎬ甚至分子手段等综合育种方式ꎬ培育出适合

中国不同区域气候特点的优良品种ꎮ
３.４ 虎耳草属观赏资源的开发及应用

除了品种培育外ꎬ欧美国家还十分重视对观

赏虎耳草属植物的开发和推广应用ꎮ 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布拉格岩石园俱乐部(Ｐｒａｇｕｅ Ｒｏｃｋ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ｌｕｂ)举办的虎耳草属春季展览会展出了大约 ７００
株虎耳草属植物及栽培品种ꎬ此次展览还包括了

相关讲座和种子交换等活动ꎮ 国际虎耳草协会专

为虎耳草属育种者设立了塞尔吉奥􀅰巴奇杯

(Ｓｅｒｇｉｏ Ｂａｃｃｉ Ｃｕｐ)ꎬ以激励育种者培育出优秀新

品种ꎮ 由此可见ꎬ虎耳草属育种及推广已在欧美

国家开展得很好ꎮ 此外ꎬ国外很多植物园也重视

虎耳草属植物资源的收集和展示ꎬ这些植物园通

常建设有岩生植物专类园ꎬ其中就点缀着很多虎

耳草 属 种 类 和 品 种ꎬ 如 英 国 的 邱 园 ( Ｋｅｗ
Ｇａｒｄｅｎｓ)、 美 国 的 丹 佛 植 物 园 ( Ｄｅｎｖｅｒ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新 西 兰 的 达 尼 丁 植 物 园 ( Ｄｕｎｅｄｉ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等ꎬ关于一些虎耳草属类群栽培方

式的专著也有发行ꎮ 对比国外ꎬ我国对虎耳草属

植物的关注点大部分集中在少数种类的药理活性

上(张慧等ꎬ２０２１)ꎬ在本属的观赏价值的开发利用

上存在较大差距ꎮ 近年来ꎬ国内关于虎耳草在林

下地被绿化、案头装饰、岩石园、墙垣、野趣园、垂
直绿化中的阴面壁面绿化、城市立交垂直绿化方

面和阴面垂直花坛上的应用已有报道(孔令亚等ꎬ
２０１４ꎻ许红娟和陈之林ꎬ２０１５)ꎬ但目前国内市场上

的虎耳草属品系较少ꎬ多样性低ꎬ仅有来自日本石

荷叶组和英国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ｅ Ｍｏｓｓｙ Ｇｒｏｕｐ 的少数品种ꎮ

３.５ 虎耳草属新品种 ＤＵＳ 测试指南创制

虎耳草属品种虽然通过国际虎耳草协会进行

登录后使其名称合法化ꎬ便于生产和科研等活动

交流ꎬ但同其他植物栽培品种一样ꎬ登录后的品种

并不受法律保护ꎮ 目前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

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ꎬＵＰＯＶ)和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

有创制出版«虎耳草属新品种 ＤＵＳ 测试指南»ꎬ并
且虎耳草属还不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中ꎮ
因此ꎬ新品种很难获得保护权ꎬ这将严重阻碍育种

者的积极性ꎮ 只有尽快将虎耳草属纳入国家新品

种保护目录ꎬ及时创制出该属的新品种 ＤＵＳ 测试

指南并申请新品种权保护ꎬ才能切实保障虎耳草

属植物育种者的权利ꎬ促进新品种培育及合理推

广应用ꎬ有利于我国虎耳草园艺产业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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